
第一章 

「你他媽的給我站住！」 

突如其來的一聲怒吼，吸引了大街上無數來往行人的注意。 

兩道身影從馬路另一頭一前一後飛奔過來，跑在前面的是個看上去四十多歲、長

相有點猥瑣的男人，而在他後面窮追不捨的男人雖然此刻表情猙獰，卻無法讓人

忽視其出色的外表。 

兩人你追我趕幾個來回，穿過長長短短七、八條街，最終還是中年男人首先體力

不支，被趕上來的人扯住衣領。 

「喂！別扯別扯！大街上這麼多人，給我留點面子啊！」中年男人又急又喘地叫

著，不停掙扎扭動，結果引來了更多路人的注目。 

「面子？你還有那種東西嗎？」葉恕行呸了一聲，又抬頭向周圍圍觀的路人吼，

「看屁啊？沒見過警察抓賊嗎？」 

葉恕行是一個警察，隸屬本市東區分局掃黃組，而猥瑣的男人趙三胖目前的職業

是賣盜版光碟的，內容基本上以色情為主。「趙三胖」其實是個外號，可本名除

了他自己之外，大概也只有掃黃組的人知道了。 

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葉恕行拽著趙三胖的領子把人拉到了路邊的巷子裡，像

丟垃圾一樣把他扔到牆角。 

「欸～疼疼疼死了！長官下手輕點啊！」趙三胖扶著牆站起來，一隻手揉著脖

子，齜牙咧嘴地喊疼。 

葉恕行冷哼一聲，雙手環在胸前瞪他，「要我輕點，你他媽的還去當龜公？」 

「葉長官！葉長官！」趙三胖表情一凜，大聲叫屈起來，「我只是幫幾個朋友介

紹點生意而已啊！」 

他是個生意人，「龜公」這兩個字是對他人格的侮辱。 

「我賣光碟你不讓我賣，我賣成人雜誌你也不讓我賣，這個不讓那個不讓，你還

讓不讓我活了啊？」 

「你他媽的還有臉說！」葉恕行狠狠敲了一下他的頭，「你除了這些勾當就不會

幹別的了是不是？我這星期都他媽的逮你幾回了，你說！」 

「我數數——」趙三胖還真低頭開始掐著手指算起來。 

「你給我回警察局慢慢數吧！」葉恕行氣得拍了他的背一掌，像趕牲口一樣將人

往警局趕。 

趙三胖和他們的掃黃組也算打了幾年交道，一直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斷，所以葉

恕行也只能公事公辦的對他一次次進行教育。對趙三胖這種老油條他們從來不抱

他會改過的希望，甚至有人表示時間久了趙三胖不來報到還真有點寂寞。 

葉恕行是掃黃組的組長。掃黃組，顧名思義就是負責掃黃。葉恕行在警校的時候

成績還算不錯，本以為畢業之後能進重案組或者緝毒組，誰知道眼還沒來得及眨

就被分到了掃黃組，而且一待就是三年。 

三年，足夠把一個對未來充滿夢想的正直青年變成一根「老油條」。葉恕行掃黃

掃了三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見到女人裸體都他媽的快沒反應了！ 



但總而言之，這種日子葉恕行還是習慣了。 

他剛到警局的時候很受歡迎，那張臉騙了不少人，嚴肅的時候被稱為冷酷性感，

笑的時候又被讚為陽光英俊，不說話的時候絕對是貴公子類型，但只要一開口，

形象能毀到令人「崩潰」。尤其是生氣罵人的時候滿嘴髒字，沒幾天就自己把形

象破壞得一乾二凈。 

總之是毛病不少但偏偏又讓人討厭不起來，個性豪爽又夠義氣，所以現在警局的

人提起葉恕行都是先笑後搖頭，然後說這小子真是白白浪費了一張臉，真得找個

治得住的人來管管他。 

「趙三胖，不是我說你，老大不小的人了，你就不能找份正經工作好好過日子嗎？

一星期得逮你三回，你不累我都累了！」 

在押趙三胖回警局的路上，葉恕行又開始了語重心長的「思想教育」。兩個人也

算老熟人了，所以感覺就像朋友在聊天散步一樣。 

「葉長官，不是我不爭氣，你也知道我老大不小了，又沒讀什麼書，現在失業率

又這麼高，到哪都沒人要啊！」趙三胖不滿地呸了聲，「我要是有個家、有妻兒

老小的，還會出來幹這個？」 

「就你這個熊樣，還能有女人願意嫁給你？快走！」葉恕行推了他一把，「你再

這樣下去遲早蹲牢裡，這輩子別想娶老婆！」 

「靠！你又咒我！」 

跑了那麼久體力消耗太大，葉恕行和趙三胖一前一後在路上晃著。走了一會，葉

恕行低頭看看錶，還有一個小時就下班了，從這裡慢慢走回局裡再幫趙三胖做個

筆錄時間剛好，下班之後就去喝一杯，完美！ 

想好了，他故意放慢腳步，邊走邊對身後的趙三胖說：「不是我打擊你，你這樣

的人，殺人犯法的事你又不敢幹，想一本正經混黑社會也晚了，不如老老實實的

到工地什麼的去找個工作，養活自己肯定不成問題，你——」 

忽然發覺不對勁，他一個轉身，眼前卻沒了趙三胖的人影，他再四下一看，前者

正弓著背偷偷摸摸地要往旁邊巷子裡鑽—— 

打個了哈欠，葉恕行伸手掏掏耳朵，聲音不大不小地說了句，「數三聲再不回來

我就開槍了，一——」 

結果還沒等他數到二，趙三胖就一臉諂媚的笑著走回來了。 

「哎呀，我沒看清楚走錯路了——」 

一番折騰終於到了警局，看到葉恕行連罵帶踹把趙三胖帶進來，所有人都見怪不

怪了，趙三胖是常客，來警察局的次數僅次於他們些在這裡上班的。 

掃黃組地理位置有些奇特，在三樓一個走廊盡頭的房間，從那兒拐個彎走幾步就

是廁所。但警局的牆都是一片白，不仔細看還真看不出走廊那裡還有路，可謂極

其隱蔽。 

「進去！」葉恕行一腳踹開了門，又踹了趙三胖的屁股一腳。 

「進去就進去，踹什麼嘛！」趙三胖揉了揉屁股走進去。 

「喲？趙三胖你又來啦？」一個滿臉鬍碴的中年男人正半躺在椅子上看報紙，看



到他就嘻笑著問：「這麼想我們啊？」 

這男人姓李，是掃黃組的一員，大家都叫他「老胡」，因為他的鬍子從來沒有刮

乾淨的時候。老胡看樣子四十多歲，嘴裡隨時都叼著煙，穿著皺巴巴的格子襯衫，

皮鞋上沾了一層灰，從頭到腳都透著一股中年單身警察的落魄味。 

「這星期你來第三次了吧？」坐在另一張桌前，戴眼鏡的男人問。 

「嘿嘿～還是江警官記性好啊。」趙三胖摸著腦袋諂媚一笑，「我自己都忘了。」 

江洋揚了揚嘴角，伸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鏡，明明是個很普通的動作，卻

被他做出一股凌厲的感覺。 

名字普通、長相普通，從警校以普通成績畢業進入掃黃組的江洋，從頭到腳看起

來都很普通。但正因為太普通了，反而給人一種「深藏不露」的感覺。 

這一點趙三胖最有體會，每次被抓來掃黃組，視線不經意停在江洋身上的時候，

後者總會微微揚起嘴角伸手推眼鏡，陰森森地一笑，鏡片上反射出一片白光在在

讓他渾身一震。 

「這次又幹什麼好事啦？搶劫婦女？」很沒形象地坐在桌上的姚森嚴笑嘻嘻地

問。他是去年從重案組調來的，很久以前就是個臭名昭著的傢伙，膽子大、脾氣

衝，衝動之下經常不顧後果。有天在審訊的時候，犯人不招供，他竟一槍打在人

家大腿上，第二天吃了個處分就被下放到掃黃組來了。 

雖然換地方，但每當掃黃組在抓現行犯的時候，姚森嚴舉著槍氣勢洶洶衝進現

場，那架式連葉恕行看著都怕，更別提那些嫖客了。 

聽到他這麼問，葉恕行瞪了趙三胖一眼，「搶也要有那個膽子！」說著走到自己

的位置拉出椅子坐下，「阿青，給他做筆錄。當街拉客！」 

「是。」阿青是掃黃組唯一的女警，長相清秀、斯斯文文，除了掃黃組的清潔工

作外，主要工作是當抓色狼時的誘餌。 

趙三胖差不多被所有人輪流挖苦了一遍，雖然差不多習以為常了，還是不情願地

抱怨了幾句。 

「各位長官，我也不想來啊！可是每次葉長官都追著我不放，今天追了我跑了

七、八條街，我也沒辦法啊！」 

「放屁！你不跑我會追你嗎？」葉恕行罵了一句，後者乖乖閉嘴，在其他人的笑

聲中坐下等著做筆錄。 

無奈地嘆了口氣，葉恕行覺得口乾舌燥，拿起自己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入口

的甘甜讓他楞了一下，低頭一看，碧綠的茶散發著一股清香，絕對是好茶。 

會替他泡這種好茶的——葉恕行抬頭，跟阿青視線相遇，他朝她笑了一下，阿青

也揚起嘴角點了一下頭。 

「老大，今天沒事了吧？」不一會，姚森嚴走到葉恕行旁邊問：「我等下還有事，

今天能不能早點下班啊？」 

葉恕行瞄了他一眼，「你能有什麼事？別又去給我惹麻煩，今天我心情不好，沒

空去幫你收拾爛攤子。」 

「今天是正經事！」姚森嚴連忙舉起雙手發誓，「絕對是正經事——」 



「哦？你還會有正經事？」江洋插話。 

「他今天要去相親啦！」老胡笑著，一語道破天機。 

「別說出來啊——」姚森嚴急了，相親可不是他自願要去的，是他媽非要他去的！ 

葉恕行也笑了起來。原來如此，難怪這小子這麼急……不過想想也對，都二十五、

六歲的人了，好歹也該交個女朋友。 

「可以是可以，不過——」剛說到這裡，葉恕行桌子上的電話突然響了，他看了

一眼，直覺告訴他有事發生了。 

「東區掃黃組。」拿起電話只說了這麼一句，葉恕行不再出聲。 

其他人都盯著他，雖然不知道對方說了什麼，但從老大的表情變化來看，今天是

沒辦法準時下班了。 

姚森嚴嘆了口氣，看來回去又得被他媽罵了。 

「是，我們馬上就出發。」放下電話，葉恕行站起來說：「有人舉報北街那裡有

人媒介男人賣淫，甚至還有未成年的孩子，上頭要我們去查一下。」 

「靠！有沒有搞錯啊？」姚森嚴第一個叫出來，「男人？現在的人都是怎麼想的？

錢多了沒處花啊？」 

葉恕行和其他人也紛紛皺眉，這時江洋推了推眼鏡，說了一句，「有錢人的想法

你這輩子是不會懂的。」 

而姚森嚴還沒開口反駁，一旁的趙三胖倒是笑了起來，用一副專家的口吻說：「你

們不懂了吧？現在的人玩女人都玩膩了，玩男人才新鮮啊！我手上的盜版男男Ａ

片現在最受歡迎了……」 

「閉嘴——」 

一屋子人同時一聲怒吼，趙三胖立刻縮在角落裡不敢吭聲。在筆錄上簽了字之

後，就被一腳踹出掃黃組的大門。 

趕走了無關人員，葉恕行把注意力移回來，接著說：「這個集團沒有固定活動場

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次的消息也是來自線報。他們自由拉客，地點很隱蔽，

要抓現刑犯很難。」 

「那好辦，我們其中一個去扮嫖客，引他們出來不就行了！」姚森嚴覺得這沒什

麼麻煩的，這種事他們常幹。 

葉恕行搖搖頭，「這次的情況有些不同，這些人好像都只接熟客，再由熟客帶新

客人來，所以扮嫖客這招行不通。上頭叫我們最好能抓到一個熟客，從他嘴裡得

到線索。」 

聽他說完，所有人低下頭，覺得事情好像有點棘手。按理說抓個嫖客並不難，以

前都是讓阿青做誘餌，自然會有人上勾，可這次人家要嫖的是男人，而照這麼說

的話—— 

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他們都反應過來了，葉恕行點頭。 

「沒錯。」他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微笑著說：「這次得有人扮男妓了，你們商量

一下由誰扮，有結果了再告訴我。」 

四個人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後所有人很有默契的把目光一起落到了他身



上。 

葉恕行剛點了根煙，突然覺得四道像針一樣的目光刺得他全身發疼，抬頭一看，

姚森嚴和老胡半瞇著眼盯著他，阿青則是一臉不安又期待，江洋的眼睛被鏡片反

射的光遮住看不清表情，但嘴角似乎揚起了一點若有似無的弧度。 

「靠！不是吧？」他急了，一把拿掉嘴裡的煙，「你們那什麼眼神？看我幹什麼？

我是組長，得指揮！」 

「那你覺得我們四個裡還有誰適合？」江洋慢吞吞地問。 

葉恕行打量了一下眼前幾個人。除了阿青是女的得排除之外，老胡先不提他頹廢

的造型，就那一把年紀出來賣也不適合；江洋雖然年紀什麼的基本都符合，但戴

著眼鏡不苟言笑的樣子怎麼看都不像是做這種事的，扮變態嫖客倒是挺適合。 

那麼——葉恕行的視線停在最後一個人身上。 

「我不行！」姚森嚴馬上搖頭，「你們都知道我嘴笨，要是抓人我衝第一個，釣

人就算了吧！」 

他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葉恕行也知道他壞事最拿手了，況且那一身的肌肉——

嘖！看來真的只能由他親自上陣了。 

「老大你肯定行，就你這長相，站到街上就有人看你，要是再來點眼神動作什麼

的，就算不是嫖客也想嫖你！」姚森嚴拍起了馬屁，還搓了搓手。 

葉恕行瞪了他一眼，可也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了，只好無奈地點點頭。 

「大家準備一下，五分鐘後出發！」 

「是！」 

 

夜色籠罩下，停在巷口路邊的一輛深藍色的廂型車裡，掃黃組全體成員在做行動

前的最後準備。 

「線報上說的就是前面那條街，裡面多是旅館和一些低檔的娛樂場所，待會老大

就在街口那裡『釣魚』，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視範圍內。上鉤之後老大就把人

帶到那間粉紅色的旅館裡，時間差不多我們就衝上去抓人！」江洋拿著一疊資料

向大家講解。 

葉恕行點點頭，用手指梳了梳頭髮，又鬆開了襯衫上的兩顆鈕釦，雖然這種場面

對身經百戰的他來說已經是「小事一樁」了，「釣魚」更沒什麼挑戰性，但不知

為什麼此時卻有點緊張。 

發現他這一絲異樣的只有阿青，她輕聲問了一句，「你沒事吧？」 

「沒事。」葉恕行像往常一樣對她笑了笑，然後向所有人說：「那我去了，你們

盯著點，等魚上鉤之後開始計時，十五分鐘之後就上去抓人，別弄錯時間！」 

「是！」 

「放心吧！」姚森嚴拍著胸脯保證，「我們不會讓你失身的！」 

「去你的！」葉恕行罵了一句。剛準備要下車，江洋突然叫住了他。 

上下打量了葉恕行一會，他問：「你不覺得你的衣服不太適合嗎？」 

葉恕行穿的是休閒西裝加襯衫，雖然不是什麼高級貨，但也算質地好。 



「對哦！」姚森嚴叫了一聲，「你這身造型看上去就像個上班族。」 

老胡摸了摸下巴上粗硬的鬍碴說：「而且好像太成熟了，一看就是二十五、六歲

的人，出來賣是不是太老了點？」 

靠！葉恕行咧嘴，「那我是不是要弄套高中生的制服穿才行啊？」 

不過他承認這一身衣服的確有點不太適合，拉了拉身上的西裝外套，他面露難

色，「脫了外套也不行啊，我裡面可就剩下一件襯衫了。」 

「要不然——阿嚴，把你的衣服換給老大吧？」阿青出了個主意。 

姚森嚴今天穿的是一件有點貼身的黑色短袖Ｔ恤，和葉恕行的泛白牛仔褲倒還算

搭。 

「哦！」姚森嚴爽快地脫下衣服，露出一身精壯的肌肉。 

葉恕行也只好脫了外套和襯衫，但解開襯衫的時候其他四個人一直盯著他的身體

看，阿青先是看了一會，然後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一樣別過了頭，臉上泛起淡淡的

紅暈。 

「沒想到老大平常看起來瘦，衣服底下竟然這麼有料——」姚森嚴嘖嘖幾聲，在

心裡對葉恕行的身材評頭論足：那個腰，粗細正好啊！ 

葉恕行早就習慣手下們的調侃，因此面不改色的把襯衫放到一邊，三兩下套上了

姚森嚴的Ｔ恤。 

「人要衣裝」這句話絕對沒錯，換了衣服弄亂頭髮，再加上葉恕行本身就有點「邪

氣」，此時此刻整個人好像都散發著一股色情氣息。 

沒注意到眾人眼中玩味的驚艷，葉恕行再次確認了一遍行動內容，然後打開車門

飛快看了看周圍，確定沒有人注意之後跳下車，鎮定自若地朝目標的方向走了過

去。 

走到街口的時候，他放慢腳步，不動聲色地打量四周。濃妝艷抹的女人三三兩兩

站在一起談笑著，時不時發出尖銳的笑聲；蹲在路邊的男人抽著煙，會用詭異的

目光看著經過的人；還有染著各種髮色的年輕人，穿著奇特的衣服，再加上怪異

的髮型，乍看之下連男女都分不清。 

兩旁路燈昏暗，彷彿在掩飾什麼一樣，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類似「腐朽」的味道，

即便是葉恕行也覺得不舒服。 

但讓他更不舒服的是身上的衣服。姚森嚴比他矮了一截，他的Ｔ恤對自己來說大

小還算可以，但長短卻明顯不適合，走著走著腰就露出來了。他想伸手去拉，但

是拉下來了又會再上去，現在又是在任務中，為了顧及形象，最後只好不管了。 

老子又沒啤酒肚，還怕人看不成！ 

而事實上偷瞄葉恕行的人的確越來越多了，可見露腰還是有效果的。不過讓葉恕

行鬱悶的是他慢吞吞地晃了半天，竟然一個上來搭訕的都沒有！很多人都用一種

很保守的色情目光盯著他，像是想吃肉又不敢動手的狼—— 

這他媽的不是白搭嗎！葉恕行冷汗都要出來了，再這樣下去他是不是得搔首弄姿

一下或直接在胸前掛塊牌子才行？ 

葉恕行有些焦躁，但又不能表現出來。最後乾脆找了個路燈往下面一靠，點了根



煙準備來個「守株待兔」。 

也不知道是他運氣好還是差，路燈還是壞的，一會亮一會滅。葉恕行咬牙切齒地

想：這他媽的當他拍鬼片啊！ 

站在忽明忽暗的燈光下，葉恕行挫敗地抽著煙，有點像電影裡失戀男主角的感

覺。直到一根煙差不多快抽完的時候，突然聽到人有問了一句，「一個人嗎？」 

近在耳邊的磁性聲音讓他先是一楞，然後瞬間精神抖擻。有人上勾了！ 

抬頭一看，葉恕行又楞住了——媽的！這嫖客長得還挺「標緻」的。 

男人穿著設計和顏色都無可挑剔的休閒服，有些貼身的長褲襯得他筆直的雙腿更

顯修長，腳上的皮鞋一看就是名牌，一身行頭配上他的臉更是無可挑剔。 

稜角分明的立體五官，前額被劉海稍稍擋住一些，髮稍微捲的時髦髮型讓男人同

時擁有成熟又年輕的矛盾特質，一雙桃花眼直直看著葉恕行，讓他一時不知道自

己應該說什麼好。 

即便是掃黃的警察，他也不得不承認眼前的男人當嫖客實在是太浪費了。葉恕行

真想替男人的爸媽抽他一巴掌，長得一副人模人樣的不學好，跟人家出來嫖！ 

雖然心裡「翻江倒海」，但他表面仍然平靜，淡淡地抽了一口幾乎燒到盡頭的煙，

沒說話。 

他這招叫「欲擒故縱」！ 

果然，見他沒有反應，男人非但沒走，反而又靠近了一些。 

「你一個人站這裡好久了，在等人？」若有似無的，男人的聲音中出現了引誘的

意味。 

女人或許沒辦法抵擋這種魅力，可惜葉恕行是男人，而且他很清楚眼前的人是什

麼貨色。眼中的厭惡一閃而逝，他揚起嘴角稍稍側過頭看著男人，用似笑非笑的

語氣說了一句，「睡不著，想找個人解解悶。」 

掃黃掃久了，什麼話能勾引人他還是知道的，雖然噁心了點，但他相信是男人都

會明白他話裡的暗示。 

果然，對方也揚起嘴角笑了，性感又感性地說：「如果可以的話——我非常樂意。」 

葉恕行在心裡嘆息一聲，長在這樣還要出來嫖——但又想人家可能就是有這個愛

好。於是，他伸手在男人腰上摸了一把，笑嘻嘻地說：「那就看看你的技術行不

行了。」這話說完，他自己都有點想吐。 

對方似乎也因為他這個動作而皺眉，但又很快伸手搭上了葉恕行的肩，低頭在他

耳邊說：「行不行，你待會就知道了。」 

葉恕行渾身一抖，也不知道是被刺激的還是噁心的，但好歹是忍住了。 

抬起頭和男人四目相對，兩人同時一笑。 

然而有一瞬間，葉恕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他總覺得對方的笑容裡除了曖

昧之外還有點別的什麼東西。 

第二章 

至少到目前為止計畫還算順利，葉恕行帶著男人進了旅館，後者很有風度的要了

一間最好的房間。葉恕行自然完全不在乎房間的等級，但還是朝男人「感激」一



笑，盡責地扮演好他的角色。 

上了樓，男人用房卡開門，然後朝葉恕行做了個請的手勢。 

進去之後，他先四周打量了一下。房間不算大，但設施還算齊全，只不過到處充

滿色情氣息，寬大的床、天花板上的鏡子、完全透明的浴室，連牆壁都是俗到家

的粉紅色。 

雖然這些玩意對葉恕行來說已經見怪不怪，此時此刻他卻還是有點彆扭。但表面

上他很放鬆地走到床邊坐下，低頭看了一眼床頭櫃，上面有一盒保險套和一瓶潤

滑劑——還他媽的是草莓口味的！ 

看著那瓶潤滑劑，葉恕行腦子裡有點亂，因為他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做什麼。雖然

掃黃經驗豐富，但他也是第一次當「被掃對象」，而且對方還是男人。 

在葉恕行思考的時候，站在不遠處的男人似乎也在想著什麼，但看了會坐在床邊

盯著潤滑劑出神的葉恕行，男人還是朝他走了過去。 

感覺到有人靠近，葉恕行一抬頭，正好看到男人脫掉了外套，他從對方白色的襯

衫下隱約看到了結實的肌肉，衡量之後，覺得如果要「肉搏」的話可能有點難

度—— 

眼看著男人走到他面前，下一步還沒想好的葉恕行突然蹦出一句，「你要不要去

洗澡？」但話一出口馬上就後悔了，算一下時間還得幾分鐘其他人才會上來，萬

一這傢伙要他跟他一起洗怎麼辦？ 

不過好在男人只是笑了笑說不用，然後又問了一句，「你要洗嗎？」 

「不——」葉恕行在心裡鬆了一口氣，然後說了句讓人浮想聯翩的話，「我已經

洗過了。」 

果然，男人眉一挑，對著他微笑，「沒想到你這麼急——」 

急就急吧——葉恕行笑著不反駁。但讓他想不通的是這男人好像也不急，非但沒

有急著辦事的意思，反而有點心不在焉的感覺。這傢伙難道是第一次來嫖？ 

於是，葉恕行決定下點猛料。他揚起嘴角朝男人微微一笑，又勾了勾手指，示意

他過來。 

男人看了他幾秒，便聽話的過來坐到他身邊——男人陡然的靠近給了他不小的壓

力。 

聞到對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葉恕行在腦中飛快思考著下一步要怎麼辦？平時街

上女人的那些手段他不是不知道，雖然身旁這傢伙長得不錯，可他也絕對不會去

摸別人的老二！ 

但光這麼坐著也不是個辦法，為了拖延時間等其他人上來，葉恕行心一橫，手一

伸，把身上的Ｔ恤給脫了。 

而就在他脫衣服的同時，旁邊的男人突然「默契十足」的伸手解他的褲子。鈕釦

被迅速解開，拉鍊拉下，一截灰色的內褲露了出來。 

葉恕行被男人突如其來的熱情嚇了一跳，雖然很想跳起來給他一拳，但最終還是

忍住了。 

眼前這位好不容易有點嫖客的樣子了，他不能在這個時候破壞氣氛把人嚇跑，那



就功虧一簣了。 

想到這裡，葉恕行索性站起來把褲子脫掉。身後的男人在看到他一雙長腿和被灰

色貼身平口褲包裹的渾圓臀部時，眼神稍稍一變。 

而這時渾身只剩一條內褲的葉恕行也想通了，「衣衫不整」才有嫖客的樣子。於

是轉身走到男人面前，三兩下解開對方的皮帶，「唰」的一下拉下拉鍊——看到

男人黑色內褲裡隆起的部位，他楞住了。 

男人似乎也沒想到他這麼直接，只是還沒開口說什麼，葉恕行突然問了一句，「你

硬了？」 

「咳——」男人清了清嗓子，「沒有。」 

操！葉恕行在心裡罵了一句，這尺寸還是平常狀態下的？ 

重要部位被盯了半天，男人終於有點堅持不住了，問了一句，「不繼續脫嗎？」

臉上有點笑意，但是語氣又感覺不出有多開心的樣子—— 

葉恕行咬了一下牙，抬頭看著他露齒一笑，「不脫怎麼做！」 

於是，男人的褲子就被扒下來了。 

好歹公平了，但接下來兩個沒了褲子的人都看著對方，好像誰也沒有繼續下去的

意思。 

葉恕行在心裡罵了男人千萬遍，虧這傢伙長得人模人樣，連當個嫖客都不合格。

別說是嫖客了，哪個男人在這種時候不立刻脫得一乾二凈？這位也太靦覥了吧？ 

和男人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就在葉恕行幾乎要化身「嫖客」衝上去強了對方的時

候，男人突然伸出食指在他下巴上輕輕摸了兩下。這個動作算不上猥瑣，但卻莫

名的讓人驚慌。 

葉恕行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有這種感覺，看著男人嘴角的微笑和略帶深意的眼神，

他突然想起以前看過的案例，那些有虐待癖的變態男人經常偽裝成普通客人尋找

受害人，輕的綁起來邊打邊做，重的直接殺人分屍—— 

心理作用使然，葉恕行越想越覺得眼前的男人就是那種「深藏不露」的變態。 

難怪只能花錢出來嫖，搞不好都殘害一堆人了！ 

說不怕是騙人的，警察也是人，而且對危險特別敏感，葉恕行下意識地往床邊退

去，而他這個下意識的動作讓男人以為他是在引導，於是跟了上去，一把將人往

床上推，雙手撐在床上，把他困在身下。 

到這裡，葉恕行終於覺得不對勁——十五分鐘早就過去了，為什麼江洋他們還沒

上來？ 

男人的視線在他身上遊走著，令葉恕行冒了冷汗，再這樣下去眼前這頭色狼就要

對他動手了，雖然這傢伙的身材還真是—— 

葉恕行忍不住從下到上將男人的腿、腰、胸依次打量了一遍——他在心裡掙扎

著，是繼續裝下去還是表明身分抓人？雖然後一種就等於行動失敗，可都時間都

過這麼久了，持久能力差一點的搞不好現在都完事了！ 

怎麼辦？再拖下去葉恕行怕男人起疑心，於是硬著頭皮開始解男人的襯衫釦子。 

男人沒說什麼，只是看著他一顆一顆地解開自己衣服的鈕釦，沒有任何表示。 



來人啊！快來人啊！葉恕行在心裡狂吼，兩隻手都快要不聽使喚了。 

等到釦子全部解完了，他「理所當然」地伸手摸上男人精瘦的腰，心中狂罵——

都他媽的死哪去了！再不來要出事了啊！ 

「接吻嗎？」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問了一句。 

葉恕行心裡一驚，但仍然強迫自己擠出淫蕩的笑容，並且淫蕩地說了一句，「要

舌吻——」 

也許是他淫蕩得太刻意或者過頭了，男人的表情有點難以言喻，但肯定沒有迫不

及待的感覺。不過片刻之後，男人還是慢慢低下頭—— 

接下來是個緩慢的過程，真的很慢。男人低頭的速度像是按了慢速播放鍵一樣，

遲遲沒有落下，而葉恕行則緊閉著嘴有點「驚恐」地看著對方越來越近的臉。兩

人「小心翼翼」的像是青澀的少男少女，緊張而又期待著第一次親吻—— 

狗屁！葉恕行在心裡咆哮。警察！消防員！收水電費的或誰都行，總之快來個人

啊！ 

可再慢的車也有到終點的一天，不知道過了多久，兩人的嘴唇到底還是貼上了。 

只是輕輕的碰在一起，葉恕行有過比這火辣百倍的接吻經驗，卻在這一秒心跳陡

然加速。感覺到男人溫熱的呼吸，他看到了男人瞳孔中的自己—— 

片刻震驚之後，他終於忍不住推開身上的人大叫了一聲。「老子再也裝不下去啦！

都他媽的去死——」 

 

當掃黃組和另外一群人衝進旅館，由姚森嚴帶頭踢開房門之後，伴隨著葉恕行的

一聲怒吼，所有人看到了他們最不想看到、也是最不敢相信的畫面—— 

「我操你個喜歡嫖男人的淫棍！」 

房間裡兩個男人衣衫不整的像決鬥一樣面對面瞪著對方，衣服枕頭扔得到處都

是，連保險套都散落一地，再加上凌亂的床鋪……如果忽略掉打得不可開交的兩

人的話，絕對是激情後的現場。 

一群人全都楞住了，呆呆的站在門口忘了進退。 

葉恕行手裡握著一隻鞋，正準備給男人的臉上加點顏色，卻被突然闖進的一行人

打斷，但是他和男人都沒有分心，一動不動的盯著對方。 

對他來說剛才發生的一切簡直是奇恥大辱！看著眼前的男人，葉恕行在心裡發

誓，他一定要殺了這個王八蛋！ 

而男人只是擰眉看著他，雖然臉色也不太好、下手也沒留情，但比葉恕行邊打邊

罵的作風已經紳士了不只一點。 

姚森嚴眼看葉恕行表情猙獰，瞬間回神，以他對自家上司的瞭解，如果不阻止的

話馬上又是一場惡戰。 

「老大別打了！」他喊了一聲，想上去勸架，可那「劍拔弩張」的氛圍他又插不

進去，只好繼續喊，「是自己人啊！」 

「去他媽的自己人！」已經打紅眼的葉恕行呸了一聲，舉起手裡的鞋就往男人扔

去，「鬼才跟這死嫖客是自己人！」 



男人一側身躲過了飛來的「暗器」，為葉恕行口中的「死嫖客」皺眉。 

另一邊也有人開口了，向正準備用手裡的玻璃杯還擊的男人喊了一句，「組長別

打了，他們是東局的人！」 

比起葉恕行，男人算還有理智，聽到手下的話皺了皺眉，停下動作。 

好機會！葉恕行見對方放下「武器」了，急忙低頭找自己另一隻鞋子。 

男人看著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再想到對方的身分，英挺的眉毛擰了個結，

回頭看看站在門口一幫表情尷尬的同僚，最後什麼也沒說，轉身要去拿自己的衣

服。 

而葉恕行以為他要跑，心想帳還沒算完，怎麼能讓這傢伙走了，一聲「別跑」剛

喊出口就下意識地伸手去拉人。結果一個沒注意，腳被絆了一下，整個人失去平

衡就向前一撲—— 

「砰」的一聲，葉恕行臉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然而倒地的一瞬間他好像聽到眾

人倒抽一口氣的聲音。 

由於下巴撞在地上，葉恕行疼得皺眉，正想爬起來卻突然發現自己手上抓著什

麼，抬頭一看，他抓著的東西正套在面前那雙小腿上，如果他沒看錯的話——是

內褲！ 

已經有點傻了的葉恕行再下意識往上看，看到的是又圓又翹的——屁股！ 

好白的屁股啊——這是他的第一個想法。 

 

冷冽已經快要氣瘋了！ 

當他意識到自己的內褲被身後那個白痴拉下之後，第一個念頭就是：他要真是嫖

客一定嫖了這小子！把他按在床上玩到死！ 

這個念頭還在他腦中醞釀形成的同時，他就這樣赤裸裸地站著，別說葉恕行了，

門口那一群人連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阿青和另一位女警回過神之後「呀」的一聲飛快轉過身，全都漲紅了臉。 

而其他人裡最先反應過來的還是冷冽，反應夠快的他一彎腰，伸手撿起腳邊的襯

衫圍到了腰上，然後側過身盯著還趴在地上的人，冷冷的問：「你還要抓到什麼

時候？」 

葉恕行意識到自己還抓著對方的內褲，急忙像摸到什麼病菌一樣鬆了手，隨後想

到自己做的事有多過分。 

這時冷冽已經轉過身，咬牙切齒中透著陰沉的表情像是要吃人。葉恕行手腳並用

向後退了幾步，雖然知道身為「罪魁禍首」，於情於理現在都不是笑的時候，但

嘴角還是忍不住往上抽。 

門口也傳來幾聲憋不住的笑聲，冷冽一道箭一般的眼神射過去，所有人都轉過身

站得筆挺。 

飛快拉上內褲，冷冽繃著臉，一邊穿衣服一邊盯著想笑卻又不太敢笑、眼中還有

同情之色的葉恕行。 

冷冽的眼神讓葉恕行覺得他似乎想殺人滅口。只是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不就是



老二被別人看到了，他尺寸那麼大還怕別人笑？不過真的很大啊——不對！現在

不是想這個的時候！ 

輕咳了兩聲，葉恕行裝作無所謂的樣子說：「我說你有必要一副要死要活的樣子

嗎？不就是被別人看了老二，男人都有的玩意，大不了我也給你看！」說完還把

手移到自己內褲上一副準備脫的樣子，因為他料定眼前的人肯定不會想看的！ 

果然，冷冽瞪著他不說話，眼神裡除了厭惡和不屑還有點其他意味。 

冷冽沉默的時候依然魄力十足，就在葉恕行以為自己真要脫了的時候，他走到門

口對其他人說了聲，「收隊！」然後氣勢洶洶、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旅館。 

聽著那些人漸漸遠去的聲音，葉恕行總算鬆了一口氣，癱坐在地上，抬起手想擦

汗才發現自己的手心也濕透了——操！他怎麼嚇成這副德性了！ 

「老大，你沒事吧？」姚森嚴連忙衝了過來。 

葉恕行這才想起來差點忘了正事，抬頭就吼，「還他媽的有臉問我有沒有事？」 

姚森嚴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身後老胡和阿青一個左顧右盼地傻笑，一個

尷尬的臉紅。 

「哭個屁！我還沒死呢！」狠狠拍了姚森嚴一掌，葉恕行問：「到底怎麼回事？」 

姚森嚴抬起頭，臉上一滴淚水都沒有，苦著臉說：「撞車了——」 

「什麼？」 

「車停的位置不好，轉移的時候一下子和對方的車撞了。一開始誰都不知道是同

僚，吵了幾句，等亮出身分之後才想起來——」姚森嚴看了葉恕行一眼，別過頭

懊惱地捶了一下地。 

和掃黃組一起來的另一組人馬，是西區重案組的人。說來也巧，兩個組今天都出

來執行任務，重案組是要抓扮男妓殺人分屍的變態殺人狂，於是，重案組的組長

就扮嫖客在人群中找到了扮男妓的葉恕行。後者的年齡、外形都符合資料上的描

述，陰錯陽差，雙方在都不知道對方身分的情況下，「心懷叵測」地接近了對方。 

事情發展至此，只能說他們這次的任務根本是失敗到極點。 

葉恕行已經不知道要用什麼詞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情了。姚森嚴莽撞衝動，老胡是

正宗的頹廢大叔，阿青是女的他不多追究，但是…… 

「江洋！江洋呢？」葉恕行抬頭四處尋找江洋的身影。這種事，他不相信一向精

明穩重的江洋會犯這種錯誤。 

姚森嚴則一臉的痛心，「他撞車前就被局裡一通電話叫回去開會了，說是緊急事

件，組長不在由副組長代替——」 

真他媽的——天意！葉恕行挫敗地拍了兩下額頭，這次玩笑開大了，搞了這麼個

大烏龍讓他怎麼跟上頭交代？任務失敗也分很多種，有的時候叫「雖敗尤榮」，

有的時候—— 

「老大，你要不要先把褲子穿上？」見他半天不作聲，姚森嚴小心翼翼地問。 

「穿個屁！」葉恕行罵了一句跳起來，只穿一條小內褲就滿屋子追著要踹人，「丟

人怎麼了？老子現在去裸奔也沒這次這麼丟人！」 

 



事情已經發生了，雖然心裡早有準備，但第二天一早葉恕行接到局長電話的時

候，還是有些忐忑。 

掃黃組其他人看著他一手拿著話筒，表情嚴肅的像在聽審判，從頭到尾幾乎一句

話都沒說過，最後「嗯」了一聲把電話掛了。 

然後還是不說話，雙手環在胸前面無表情地盯著桌子。 

除了江洋之外，其他三個人都偷瞄葉恕行，想從他臉上找出點蛛絲馬跡，老胡從

報紙後探出頭，咳了一聲吸引了其他人的視線，然後向姚森嚴用下巴指了指葉恕

行，意思是讓他上。 

姚森嚴禁不住大家目光的「關愛」，硬著頭皮走到葉恕行的辦公桌前，先嘿嘿笑

兩聲才開口。 

「老大，局長什麼事啊？」 

瞥了他一眼，葉恕行揚起嘴角，皮笑肉不笑地說：「叫我去他辦公室喝茶，順便

報告一下昨天你們是怎麼在我的英明帶領下認真工作的。」 

姚森嚴的笑容一下子垮下來了，「不要啊老大！不是跟你道過歉了嗎？我們真的

不是故意的，下次不敢了啦！」從昨天開始他們就拚命向葉恕行道歉，只差沒跪

地求饒了！ 

葉恕行沒說話，挑了一下眉看他，後者馬上露出小可憐的模樣，人高馬大的肌肉

男露出這種表情，讓他雞皮疙瘩掉一地，最後無奈嘆了口氣。 

「我遲早被你們這幫傢伙氣死！都幹活去！」 

幾個人終於鬆了一口氣，江洋則搖著頭笑了笑。 

葉恕行也在心裡苦笑一聲，希望待會自己能有命從局長辦公室裡出來。 

出了掃黃組，有鑒於以往局長的訓話時間，路過廁所的時候葉恕行準備先解決一

下生理問題。 

但讓他想不通的是，在廁所裡碰到了別組的人，對方一看見他就好像在忍什麼一

樣，一副想笑又笑不出來的樣子。 

莫名其妙！葉恕行在心裡嘀咕了一句。 

上完廁所出來，一路上遇到的人不管認識不認識的都好像在看他，臉上明顯是憋

笑的表情。有兩個年輕的女警還伸手指了指他，小聲地說：「就是他——嘻嘻！」 

葉恕行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這麼「出名」了，那些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隻被關

在籠子裡的猩猩一樣，好玩又帶著一絲同情，使他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 

果然，從葉恕行坐到局長辦公桌前的椅子上的那一刻起，笑容滿面的局長就開始

「苦口婆心」地給他「上課」，東拉西扯地從葉恕行剛畢業到掃黃組第一次出任

務抓錯人的事，都被挖出來複習了一遍。 

局長年近五十，在官場打滾了這麼多年，早就練就了一身本事，教訓下屬從來不

破口大罵，光是笑裡藏刀的看著你，滔滔不絕地跟你講道理就能讓人崩潰。 

「恕行啊，你是我最器重的下屬之一——」 

葉恕行很想說一句：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但也只敢在心裡想想。 

「所以——咳！」局長清了清嗓子。葉恕行知道，終於要說正事了。 



「當初我把你派到掃黃組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覺得你肯定不會讓我失望，這些

年你確實很努力，我們區的風化好了很多！」 

葉恕行乾笑著點頭，「是您的英明領導。」 

「可是——」把椅子往後一退，局長站起來走到他身後拍了一下他的背，「昨天

你們的行動讓我很失望！」 

老子更失望！從頭到尾我犧牲最大了！ 

「那是西局的人搗亂……」 

「嗯——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局長又坐回椅子上，「但上面對你們這次行動

很關切，這可是個大案子。結果你鬧出了這事，讓我很難辦啊！」說著他捏了捏

眉頭，一臉無奈。 

葉恕行翻了個白眼，知道這次沒戲唱了。 

「您直說吧，寫報告還是吃處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也沒到那個地步，」局長又慢吞吞地說了一句，「還是有其他解決辦法

的。」 

其他辦法？葉恕行一楞，「什麼辦法？」 

「這次任務的情況還沒有向上面報告，我的意思是——」局長往前靠了靠，露出

一個老奸巨猾的微笑，朝他勾了勾手指。 

葉恕行下意識湊了過去，只聽局長壓低聲音說：「只要我們不說，報告上就寫行

動因為線人誤報而失敗就行了，到時候再重新部署一次將功補過，神不知鬼不

覺！」 

真是個老狐狸！葉恕行心想，不過——辦法還真是不錯！ 

咧開嘴，他笑得很「憨厚」，「那就這麼說定了？」他知道只要是跟政績掛鉤的，

局長這老狐狸總會想出點「歪門邪道」的。 

但他卻搖了搖頭，「還有一個問題，你不會忘了還有西局的人在吧？」 

西局？葉恕行瞬間想到的是那個跩得要死的男人，語氣不善地問：「那又怎麼

樣？」 

「他們當時也在場，所以要這事完全保密就得讓西局的人閉上嘴。」 

葉恕行有點摸不清狀況，但心裡那股不好的預感卻越來越強烈了。 

「不過你放心，冷冽雖然架子大了點，脾氣卻還算好，只要你好好跟他說，人家

也不會太為難你……」 

「您等等！」葉恕行舉起手示意局長停下，「我怎麼有點聽不懂了？」 

看他一副呆傻的表情，局長皺了皺眉，「嘖！你平時挺機靈的，關鍵時刻怎麼就

傻了？」他戳了一下葉恕行的胸口，「你，馬上去西局向冷警官道個歉。」 

什麼？ 

「道歉？」葉恕行一聽，怒火「轟」的一下就竄出來，從椅子上跳起來的時候還

差點撞到局長的鼻子，「憑什麼要我道歉？沒他們搗亂，昨晚的行動絕對能成

功！」 

「你們那算是半斤八兩！」局長瞪了他一眼，想擺嚴肅的表情，可嘴角還是忍不



住揚了起來，語氣帶笑地說：「而且你還讓人家——出了醜，總要表示一下吧？」 

葉恕行一楞，隨後明白為什麼今天所有碰到他的人都看著他笑了。 

「這、這事你們怎麼知道的？」難道整個警界都知道了？ 

沒有馬上回答他，局長站起來，雙手背在身後，筆挺地轉過身看著窗外，惋惜般

嘆了口氣。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啊！」 

葉恕行嘴角抽搐兩下，終究還是沒辦法反駁。 

出了局長辦公室，葉恕行氣得往牆上踹了一腳，雪白的牆壁上馬上多了一個黑腳

印。 

正好有兩個年輕的女警路過，看到他紛紛掩嘴輕笑，葉恕行腦袋一熱、一激動，

吼了一聲，「看什麼看？看妳內褲啊！」 

「色狼！」 

之後，剽悍的女警差點沒把葉恕行扭送回掃黃組。 

 


